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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地今昔 真正的英雄“播种，但不参加收获”，上万红军过草地献出生命

悲壮草地：刻下红色生命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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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期的琼崖革命

长征印记

1936年5月，为适应新形势，琼崖特委召开四届五次扩大会议

充实战斗力量 革命步伐铿锵

红军过草地“就地取材”，牛羊马
毛搓成衣物

“毛衣”“毛鞋”
扎得浑身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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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蓝天黄草，一望无际，星星点点的
紫色小花和牦牛点缀其间。在四川红
原县日干乔大沼泽，竖立着“红军过草
地纪念碑”的地方，我们感受到的，是一
派迷人的风光。

这样的草地当年是怎样“吃人”
的？我们模仿当年红军，把鞋子脱下，
去草地里体验了一趟，脚底下立即传来
令人不适的冰凉。在并非严冬且沼泽
已经很浅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可想而知
当年的环境。而红军过草地时还有穿
用牛羊马毛搓成的鞋的经历。

杨成武将军在《忆长征》中曾提及，
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被数倍于我
军的敌人压回雪山草地。过草地时，红
军在江西发的棉衣已经“三变”：棉变夹
夹变单，上衣变衬褂，长裤变裤衩。

在严冬，这样如何能过得了草地？
当时，“要找布匹和棉花比上天还难”，
据杨成武回忆，红军战士们只好东奔西
跑去寻找藏民扔弃的牛羊毛和自己杀
马留下的马毛，捻毛线，做毛衣、毛裤、
毛袜、毛鞋。因为没有工具，只好“成天
成夜地搓，手都搓烂了”。

织好衣物后，将士们都很兴奋，但
穿起来很难受。由于没有衬衫和衬裤，
那硬而粗的“毛衣”穿在身上，把他们浑
身扎着刺痒，左扎右刺，把双腿都磨破
了。穿的毛鞋也是，走起路来也把脚扎
得火辣辣地疼。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天很冷脱不
下来，只好忍痛让它刺扎，于是一出汗
水，毛和破烂的皮肉就如漆似胶地粘在
一起，破烂之处渐渐化脓溃烂了。”杨成
武写道。

但就是这样，红军凭着超凡的意志
度过了8个月的草地生活。“……没有动
摇我们对革命胜利的信心，没有一个人
离开这光荣的红军队伍。”杨成武将军
在回忆录中说。

（本报四川红原10月12日电）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经过中共琼崖党组织一段艰苦
的斗争和恢复工作，到了1936年，各
县的党组织大多恢复起来，新的工作
局面已初步打开。同年春天，交通员
陈玉（育）清从上海带回《八一宣言》，
特委这才了解到党中央正在号召全
国停止内战，集中力量抗日救国。5
月，为适应种种新形势的发展需要，
中共琼崖特委在琼山县演丰乡锦山
村召开了四届五次扩大会议。

会议首先回顾总结了近年来反
“围剿”斗争的工作和经验教训，分
析了眼下全国以及全琼的斗争形
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华
侵略，抗日救国势在必行，同时琼崖
革命根据地仍遭敌人“进剿”，形势
依然严峻。故会议根据中央“关于
抗日讨蒋工作指示信”传达的指示
精神，结合琼崖斗争的实际，确定了
琼崖特委当前的主要任务：继续恢
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努力开拓
新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号召
群众起来抗日讨蒋；扩大红军武装，
开展游击战争。

自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以来，特委本身的情况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绝大多数特委委员已经牺
牲，在当前形势不断变化，革命斗
争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特委本
身继续充实健全加强领导力量。
会议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选举了
新的特委领导机构：除原特委成员
冯白驹、王白伦、朱运泽（朱克平）
继续当选外，还补选了黄魂、肖焕
辉、黄一青、陈根（符和益）为特委
委员，冯白驹、王白伦、黄魂为常
委，冯白驹继续任特委书记。

会议还讨论、研究成立全琼统一
的武装斗争指挥机关问题。随着琼
崖革命武装斗争的恢复和发展，全琼

急需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红军战斗
指挥机关。经研究，会议决定成立琼
崖红军游击队司令部，下辖 7 个支
队，朱运泽任司令，王白伦任政治委
员。特委意在以司令部 7 个支队的
骨干力量作为发展红军武装的基础，
不断壮大红军队伍，同时加强红军的
组织领导，进一步发展游击战争。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
员邢诒孔介绍，此次会议的召开，
为党组织和红军的进一步恢复和
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琼崖党组织
和红军投入抗日战争作了组织上
的准备。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沿着蓝天白云掩映下的四川
省209省道一路向北，在红原县
瓦切乡的路旁，我们见到了一块
周恩来题写的石碑：“红军长征时
走过的大草原”。

石碑屹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
原旁，这里就是红军当年长征走
过的日干乔大沼泽。

草原上，一条全长八公里的
草原栈道蜿蜒至远方，栈道全由
木板铺就，安装在木桩上，来到这
里的游客和草地“零距离”，却不
用再像当年红军那样在泥沼里艰
苦跋涉，只需在栈道上闲庭信步，
就能尽揽美丽草地风光。

如今，依托这片大草地而开
展的红色旅游经济已成为红原县
重要的产业开发项目，并已被国务
院确定为国家级经典红色旅游
区，红军过草地遗址更被确定为全
国重点红色旅游开发项目。

距离日干乔大沼泽几十公里
外的红原县城不大，街道两旁矗
立着色彩浓郁的藏式建筑，在高
原夕阳的掩映下格外美丽。

采访团到来之时，正是红原的
旅游旺季，县城里，牦牛产品成了
旅游的特色主题。遍布红原县大
草原的牦牛远近闻名，街道上“牦
牛之乡”的宣传画随处可见，各种
牦牛肉制品商店林立。牦牛产品
与大草原旅游结合在一起，为当
地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入。

在红原县城，我们遇见了多
位旅行者，他们利用周末时间从
成都飞往红原，再在当地租车自
驾，感受十月金秋的草原美景。

两年前，距离县城只有48公里
的红原机场正式通航，这让人们以更
快捷的方式来到这片草原，与那段汇
集着信仰与前进的历史面对面。

（本报四川红原10月12日电）

红原县有了国家级
经典红色旅游区

昔日草地“吃人”
今朝游客盈门

■ 本报特派记者 计思佳

在辽阔的日干乔大沼泽上，红军
过草地纪念碑在阳光的照耀下巍然
矗立。

碑上的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
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
种，但不参加收获。这是民族脊梁，
他们历经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长征途中的川西北草地又是红
军吃苦最多，环境最恶劣，牺牲人数
较多的地段。

据不完全统计，在1935年、1936
年的草地行军中，有一万多名红军英
烈长眠于此。他们躲过了敌人的子
弹，却殒身于茫茫草地……

吃皮带马鞍挨过六百里

站在松潘大草原上，茵茵草地布
满了色彩斑斓的野花，水流在草地上
蜿蜒如同玉带，一顶顶白色的毡帐篷
星罗棋布。

而在80多年前，这张美丽的六百
里“魔毯”被称为“陆地上的死亡之海”。

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的讲解
员告诉记者，草地气候甚为恶劣，年
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时而晴空万
里，烈日炎炎；时而阴霾蔽日，电闪雷
鸣。而红军们单薄的衣服破烂不堪，
入夜寒流彻骨。

红军过草地有三难三怕：行路
难，筹粮难，御寒露宿难；怕掉队，怕

中毒生病，怕踏进沼泽。而其中最大
的威胁是饥饿。

据一些老红军回忆，过草地前战
士们带的都是青稞麦炒面或者青稞
麦。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
吃完后，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
饥。有的野菜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
肚，重则中毒死亡。

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找
别人粪便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一粒
一粒挑出来，洗了用茶缸煮着吃。因
为草地的水有毒，不能喝，有的战士
连人尿、马尿都喝过。

还有战士将身上的皮带、皮鞋，
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
吃。林伯渠在和大家煮马皮时曾边
吞边说：“留得生命在，革命就开花。”

琼籍将领的草地记忆

艰辛的岁月让人印象深刻，从几
位参与长征的琼籍将领给儿女们回忆
过草地的经历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
当年红军挑战自然极限的顽强意志。

张云逸的孙子张晓龙介绍，进入
草地行军后，由于部队断粮，张云逸
身体越来越虚弱，没过几天就染上了
疾病，生命受到威胁。张云逸原红七
军战友莫文骅得知后，将自己分到的
四两腊肉全部拿出来，切成两半分送
给张云逸和周恩来。

“爷爷一辈子多次提到二两腊肉，
称比金子还珍贵，认为这是他吃过最
好吃、最美味的腊肉。”张晓龙说。

庄田的儿子庄祝胜告诉记者，由
于受到当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影响，
庄田曾反反复复3次过草地。“他跟我
说，过草地时红军已极度虚弱，每天都
死人。没有吃的，就连他自己的马都
拿来吃了……”庄祝胜说。

符丽娅为父亲符确坚顽强的精
神感到自豪。她说，当年过草地时，
部队经常遇到暴风、雪、雨、冰的袭
击。符确坚脚底布满的血泡在寒冰
的浸冻下，每走一步都是钻心的疼。
实在走不动了，他就默默攥着驴子或
马匹的尾巴，顽强地跟在队伍后面，
不曾对谁叫过一声苦。

在贵州习水县土城镇的中国女
红军纪念馆，讲解员高红芳曾告诉记
者，过草地前，琼籍女红军谢飞为了
帮大家筹过草地粮食，发现牛圈里有
牲口没有消化的麦子，就捡出麦子，
最后用水搓洗干净放到锅里炒。

上万红军倒在泥潭沼泽

过草地给红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据不完全统计，红一方面军损失

约6000人；红二方面军损失约3000
人；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损失最大，
仅以第三次过草地统计就损失近
7000人。如果加上第一、二次过草
地损失的人数，估计损失数翻一倍还
要多。

而其中，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
炊事员——担架员不愿意丢下负伤
的红军战友，一路负重前行，肩膀上

被担架磨破的伤口从未愈合；炊事员
为了让大家不断粮，背着十几斤的粮
食和铁锅艰难前行。

据后来的红军回忆，当年红三军
团炊事班班长姓钱，他带领的炊事班
成员每个人挑的担子都超过了规定的
重量。过草地期间，钱班长用一口十
几斤重的大铜锅给战士们炒米、烧水
泡脚，但他自己被渴死了。最终，钱班
长炊事班的战士也全部牺牲在草地
里。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

记者想到了强渡大渡河的17位
勇士，在炮火中，他们奋勇冲锋，一举
攻破敌人的阵地，但他们许多人也没
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成立。

记者还想到了当年在长征途中
牺牲的海南人陈铣，据传他的尸骨最
终留在了四川，但一直没有被找到。

长征是熔炉，炼出了革命者坚强
的意志，炼就了一个能在苦难中九浸九
泡、百炼成钢的政党。但这个熔炉中，
活下来并且名闻天下的英雄并不多，牺
牲在路上并且默默无闻者才是大多数。

他们中很多连姓名、坟茔都不曾
留下，就这样消失在历史角落，沉寂在
岁月深处。但谁能比这些付出生命的
战士们更配得上“英雄”这个称号呢？

是他们赋予了长征直指人心的力
量，他们“播种”的革命火种燃烧成炽
热的火焰，激励着他们的战友最终穿
越了茫茫草地，迎接到了胜利的曙光。

（本报四川红原10月12日电）

过草地过草地

四川红原县日干乔大沼泽上的红军过草地纪念碑。 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日干乔大沼泽如今成旅游景区。
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